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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老里八早

沪语趣谈

文 / 钱乃荣

“里向”和“屋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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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中古语 文 / 叶世荪沪语把“爹”叫做“爷”

茄山河白相可以是一种学习 文 / 赵妃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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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做菜 好吃勿贵 文 / 许德华灶披间

    上海话里，和“外头”相对的词

是“里向”。“里向”前面加一个名词，
可以表示各种设施、器具的“里面”，

如“屋里向”“房间里向”“抽屉里
向”；天地、山水、人体等都有“里面”

的方位，如“夜里向”“花园里向”“池
塘里向”“脑子里向”“肚皮里向”，都

是“中、内”的方位。

有人喜欢把“里向”写成“里
厢”，但这个表示“方位”的语义，与

“厢房”（名词）的“厢”语义离得太远
了。汉字都是形音义三结合的。从字

义上看，“厢”的词义是两边的房子，
如“东厢（房）”“西厢（房）”，指的是

东西两旁的住房。“厢”还有个引申
义，是“边上”的意思，如梅兰芳《生

死恨》一段唱词中有“耳边厢又听得
初更鼓响”一句，这里说的是“耳边

上”的意思，不是“耳朵里向”。而“里
向”是往里去的方向。

再从字音上看，旧上海话、今老
派苏州话、老派嘉定话，还有评弹、

沪剧里，都是分尖团音的（可以去听
评弹、沪剧唱片），所谓“分尖团”是

原来有一批字（古归“精组声母”字）
读“尖音”，即“z、c、s”可与“i、yu”拼

读。如：“厢、相、想”等读“sian”音，
这是“尖音”字，而另一批字（古“见

组声母”字）声母是读“j、q、x”的，如
“香、乡、向”等字是读 xian音的。但

是现在 90岁以下的上海城区人都
和浙江地区的人一样不分尖团音

了，苏州 40岁以下的人尖音也归团

了。“厢”与“向”都读“xian”，在读音

上已经不能区分，所以会发生写

错现象。如果你是苏州、嘉定老年
人，听评弹的人，一听就能知道把

“里向”说成“里厢”是错了。
我们吴语区有一大批生活常

用词是相同的，用字就要考虑到
大范围内一致，所以要应用偏老

读音的、历史上的通用字，否则你

改用了语音变得快的地方的新字
代写，那连在上海范围内的嘉定、

宝山、青浦等地也通不过。
从语源来看，有人认为“里

向”可能是古代“里许”音变而来，

姑且留此一说。但对常用的虚词
（封闭类词，包括后置介词中的方

位词），有些词各地在读音上差异
很大，对于音差较大的词，直接用

当地音的字来书写是必要的，如
上海话第二人称单数写“侬”，而

不去考虑本字写作“汝”或“尔”。

还有人把“屋里向”写成“窝
里厢”，把自己家说成“窝”，有点

好笑。其实，上海话中并没有“窝”
这个词，“窝心”也应写成“焐心”。
普通话说的“窝”，上海话是说

“窠（ku）”的，如“鸟窠”“鸡窠”

“狗窠”。与动物不同，人是住

在“屋”里的。之所以会写

成“窝”，可能他们把汉字
当成了“表音文字”。有些

年轻人，上海话“屋（ok）”
(入声字，注音中 k表示短

促的韵尾) 因受普通话音
影响读成了“uo”,

他就把“屋”写成

了普通话的

“窝”。

    楼下有棵樱桃树，从初春到仲

春，忽冷勿热个日脚里，看伊一树粉
红，开足开满；等花谢尽，新绿

满枝，青青涩涩个果子就开始

结起来了。
搿天出门回来，辣门口头

碰着一个小姑娘，正缠牢仔伊
姆妈要摘樱桃吃。我就跟伊

讲：樱桃还呒没熟口来。

小姑娘踮仔脚，伸长仔手
指着，告诉我：红了。抬头一

看，真个呀，树浪向已经是粉
红堂堂、晶莹剔透了，之前走

进走出居然呒没看到。
树浪个樱桃好看，小巧玲

珑，如珠如玉，就是酸得牙齿
落脱；水果店里买个樱桃好

吃，是进口种子，模子大交关。
各人各欢喜。

唐代白居易看到樱桃，想
到自家屋里两个歌姬：“樱桃
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两个美娇娘，

一个叫樊素，一个叫小蛮。倒是晓得
了，除脱卖炭翁，白居易也写小娇

娘。伊到了晚年，还买田造园子，养
花钓鱼，拿日脚过成一首诗。

南宋蒋捷，国破山河在，飘零到

吴江，齐巧

春末夏初，
樱桃正红，只勿过

到伊眼睛里，可能
就变成了一把鼻涕一把眼

泪：“流光容易把人
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各人各心思。
写到此地，我倒

是满心思侪是前两
年，辣吴江老镇源吃过

歇个一盆红烧肉，四四方

方五花肉，肉皮浪切出一
公分多出一眼眼个棋盘格，

浓油赤酱端上来，肉皮微微
收缩，形成一个球面，像煞

一粒红樱桃，所以有一个好
听名字———樱桃肉。

烧得顶挺括个樱桃肉
应该一筷子下去一粒“樱

桃”爽爽气气离开“棋盘”，
绝对勿会牵丝攀藤。

假使侬碰着一家饭店，

端一盘红烧肉上来，旁边用
樱桃镶个边，硬劲讲是樱桃肉。迭

种饭店，我也勿晓得讲伊啥好了。
至于樱桃肉个烧法，当初倒

是听老镇源掌门人仔仔细细讲过
一遍，只勿过，记勿牢；又想想，记

牢了也呒啥用。

    5月中旬蚕豆登场，又是 5

块 6斤，时鲜货勿贵，因疫情冷落
交关个菜市场又闹猛起来。侬看，

搿两天总归有爷叔阿姨们蹲辣市
场马路边浪剥蚕豆。回去水里一

冲一汏，各人欢喜个葱油蚕豆、红
米苋、黄瓜有名个“地三鲜”侪辣

一只台子浪了。

我对饭菜不讲究，更欢喜蚕
豆个本色加工，记牢蚕豆烧粉了

吃最好；多吃闷肠胃，勿好。
蚕豆有故事，头一桩就是剥

豆，老早弄堂里也是搿能，大人小
囡一道围了台子边浪边剥豆子边

茄山河，老有烟火气嗰。埃歇辰光
我还跟着邻居小朋友用蚕豆做

“外国人”：拿一粒蚕豆个上半段
剥去一大半皮，就露出弯弯个“鹰

钩鼻”和翘起来个下巴。再拿 2根
火柴棒十字形插辣豆子浪，拿辣

手里，“外国人”就做好了。有一次

阿拉到附近个农村看白相，齐巧

边角落空地浪蚕豆开花，花瓣白
中带紫印着黑颜色个圆点，像一

只只小蝴蝶。
蚕豆又名胡豆，搭胡萝卜一

样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引进嗰。

搿歇蚕豆叫法来源于明朝李时
珍：“豆荚状如老蚕，故名蚕豆”。

记得有户人家会趁蚕豆大量
上市价钿跌下来买回家交关剥脱

外壳晒干，等到秋夏天气燠热辰
光做咸菜豆瓣汤。伊个劈豆瓣姿

势我到搿歇还记得：拨一把菜刀

朝天嵌辣有缝隙个方凳上，左手
按豆瓣头刀上，右手拿小榔头敲

豆瓣，一分为二，去皮方便。我从
伊搿搭学了勿少做家务个门槛。

有一年上海市场浪蚕豆特别

多，本地豆、客豆行情行市，青皮
豆壳侪要闷黑了。当时周边几个

里弄生产组侪接到为食品厂加工

蚕豆个任务。我去看热闹，结果发

现工人邪气辛苦，有人剥外头个
青壳剥得手指甲翘起来，有人剥

里面个皮，手被水泡得发肿发白。
后来我碰到吃力个工作，就会想

起搿点剥蚕豆个工人，就觉得自
家勿算辛苦了。

有一年，我辣学堂里当班主

任，班级里有一个男生吃蚕豆过
敏，全身皮肤发黄，出现黄疸和血

红蛋白尿，后来晓得搿种毛病叫
G6PD缺乏症，俗称“蚕豆病”，是

一种遗传病。原因是有一部分人
红细胞里缺乏一种酶物质。伊拉

吃了蚕豆，身体就会出毛病，以
10岁左右个男小人比较多发。

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九

九艳阳天》：东风呀吹得（那个）风

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
边听搿首歌边品尝“地三鲜”和蚕

豆焖饭，就好像田野风吹过来！

    上海人称“叔父”为“爷叔（ya

so）”是有缘由的：和叔嫂关系、萝
莉大叔控之类称呼中的叔叔不

同，这个“爷”字起到了亮明辈分
的作用；因为“爷”在上海话中表

示父亲，“爷叔”就是从父亲那儿
论起的叔叔。

不要以为现代汉语中祖父的

称谓用在父亲身上，是上海人把
辈分搞混了，古时候人们就把父

亲叫做“爷”。南朝《冥祥记》说
史世光与女婢飞上天时，“其家

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

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

唐代《玄怪录》中有首诗：
“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

李市甘瓜。”宋太祖赵匡
胤甚至在三司关于截用木

料的奏折上批示：“截你爷
头，截你娘头！”明

代《金瓶梅词话》
写西门庆为

儿子治病拜

神，李瓶儿说：“只是做爷的吃了

劳碌了。”例中“爷”与“儿”（或
“娘”）相对，指的都是父亲。

这个缘由还可以从“爷”的字
面上找到。最初，当作父亲讲的

“爷”字写作“耶”。北朝民歌《木兰
诗》里所有表示父亲的“爷”，在唐

代人编辑的《古文苑》中都写作

“耶”：“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耶名；
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

鞍马，从此替耶征”。还有杜甫著
名的《兵车行》诗句：“耶娘妻子走

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所以宋
代《韵补》说：“俗谓父曰耶。”“爷”

的繁体字就是加上义符“父”的
“耶”———“爺”。古籍中记为“爺

（爷）”或“耶”表示父亲的情况兼
而有之。

在宋代以前，甚至还有把父
亲称作“爷爷”的。前例《玄怪录》

那首诗的前半阕就是：“忆爷爷，
抛女不归家。”隋代《启颜录》记录

一则故事，说五岁的晋王绚读《论

语》，读到“郁郁乎文哉”一句时，

家人和他开玩笑，让其改为“耶耶
乎文哉”，“绚奉手对曰：‘尊者名

安得为戏’”。故事是说晋王绚很
小就懂得礼仪，不能把对父亲的

称呼当作玩笑。后来宋代的李昉
等人注释这则故事：“吴蜀之人，

呼父为耶”。据清代钱大昕考证，

有明确证据把祖父称作“爷爷”
的，始于宋代。

到了近代，用“爷”来指代父
亲的习惯依然保留在上海话里。

《上海民间故事》：“小剃头是个呒
爷呒娘的苦恼囝”；小说《女大

亨》：“娘早就死了，爷在码头上做
小工”。更多的是“爷娘”两字连

用，表示父亲与母亲。王安忆《寻
找上海》：“她说叫阿兰便是，家里

爷娘从小叫惯的。”还有沪谚：“远
烧香勿如敬爷娘”“爷娘相打两边

亲”“要求子孝，先敬爷娘”“爷娘
勿正，带坏子孙”“爷娘有勿如自

家有”等等。

    前一枪各个学堂侪开

学了，学生子侪回到了课
堂里，家长们戏称“神兽归

笼”。有心理专家提醒家长，

辣送小朋友去学堂个辰光，勿

要表现得太开心，否则会让小
朋友心理勿平衡。我觉得之所以

会有搿种讲法，就是因为现在小
朋友辣学堂里向个学习压力实在

太大了，其实除脱学书本浪个知
识，各种兴趣爱好和交往能力也

是需要辣学堂里培养嗰。
阿拉小辰光，学堂里该上课

个辰光，老师当然是老认真讲课

嗰，但是课余辰光还有不少兴趣
小组，从绣花、裁剪到做手工、种

花草，再到活动课浪向个各种文
体活动项目。放学辰光，大家经常

是依依不舍离开学堂嗰。
我记得上绣花课个辰光，老

师让阿拉每人准备一只绷架，然
后拿棉布或丝绸布用绷架绷好，

再用铅笔画纹样（如果面料通透
性好，就可以像描红一样拿纹样

描下来），然后就是按照纹样搭配

勿同颜色个丝线。最后，辣真正

动手绣花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
作———拿丝线劈线，阿拉搿点小

朋友刚刚开始学，顶多拿一根线
劈成两股丝，据说专业个绣花老

师傅，有本事拿一根线劈成 36根
丝。丝线劈好就可以开始绣了，

我一开始比较心急，结果一勿当

心就会刺到手，绣出来个针脚也
疏密勿均。再后来，通过绣花，我

学会了让自家静心、专注个方法，
搿种方法可以讲让我受用一生。

现在回想起来，搿种兴趣活动其
实是一种培养小人专注能力个好

办法，至少对我邪气有效。
小辰光学堂里还有专门个手

工劳动课，课时勿多，每个礼拜只
有一节。上课内容五花八门，有

辰光是老师发统一个硬纸板材料
包，让阿拉做各种造型，比如做成

一棵树个形状个月历，用卡纸抽
动就会微笑个小丑等等；有辰光

让阿拉到附近南京路浪向有名个
翼风模型店买材料，制作飞机、轮

船个模型。对阿拉搿点小朋友来
讲，每趟打开材料包侪特别有满

足感。看看简单个说明，剪剪贴
贴再装装橡皮筋、小螺丝就可以

做出一样“作品”，尤其像小飞机

模型，做好以后大家侪会拿到操
场浪去比赛，看啥人做个飞机飞

得远，一模一样个材料，为啥有种
小飞机飞得远，有种就马上落下

来呢？小朋友就会一道研究，迭个
过程既培养了对说明书个理解能

力和动手能力，也培养了观察能

力，交关有意思。
至于体育活动课，掼沙包、跳

橡皮筋、造房子侪是老师会组织
学生白相嗰，只勿过课堂浪向辰

光毕竟短，大家白相得勿够扎劲，
所以会约了下课或放学以后再白

相。现在个学堂里到了下课辰光，
操场里经常是静悄悄嗰，原因是

老师怕学生到操场浪向白相造成
伤害事故，其实安全当然要重视，

但过度保护并勿可取。
白相和学习实际浪向是勿冲

突嗰，白相本身实际浪向也是学
习个过程，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

加轻松活泼个方式，真心希望老
师能够多给学生白相个自由，下

课十分钟个辰光操场浪向能充满
欢声笑语，放学以后同学们也可

以一道再白相相，而勿是除脱做
功课就是去补课。


